
历史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2014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以及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法庭对
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
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
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上。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
容挑战的！”

对日本战犯的一系列审判，彰显了正
义，弘扬了法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之际，本报
将围绕东京审判、盟国审判、国民政府审
判和新中国审判，分两期推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让历史告诉未来”特刊之“铁证如
山篇”，重温那场正义的审判，祈愿世界
和平。

今日推出第一期，9 月 2 日推出第二
期，敬请关注。

发刊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 年 1 月 19 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发《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宣布由中、美、英、苏、法等
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于 1946 年 5 月 3 日开庭，1948 年 11 月 12 日闭庭，历时两年六个月。东条英机等 28 名日本被告，被指控于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日期间在亚太地区犯下了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反人道罪。法庭审理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政治、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日苏关系、德意日三
国同盟、鸦片毒品贸易、违反战争法规等侵略罪行和战争暴行。最终，全体被告均被判处有罪，并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

东京新宿区市谷台高地，一座静谧的市谷纪念馆静静
矗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便藏于此。1946年5月3日至
1948年11月12日，这里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
最长的国际审判——由中、美、英、苏、法等 11国组成的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等待答案……

早在二战硝烟正浓时，同盟国就对战后惩处战犯问
题进行过酝酿和协商。1942 年 1 月 13 日，被德国占领的
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荷兰等国的流亡政府在伦
敦集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家应邀列席。会议发
表共同宣言，明确将惩办战争罪犯作为战争的主要目的。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
侵略。”1944年1月18日，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正式成立。
1946年，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发《设立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的特别通告》，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正式
启动了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公开审判。

何为甲级战犯？中国法官梅汝璈说：“甲级战犯的特征
有二：一是他们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属于国家领导人的范
围；二是他们都犯有纽伦堡和东京宪章中所规定的‘甲项’
罪行——破坏和平的罪行，亦即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
略战争的罪行。”

受审的28人几乎都是日本各界领袖，手上都欠下了累
累血债，大多数对我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荒木贞夫坚持强硬的对华政策，主张吞并我国东北；土
肥原贤二长期从事谍报工作，是制造九一八事变和炮制伪满
洲国的祸首之一；松井石根曾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是南京
大屠杀事件的主谋；畑俊六曾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
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策划浙赣会战和一号作战……

这些沾满罪恶的双手，能否被法律牢牢捆住？这场牵动
全世界目光的审判，能否让侵略者付出代价？1946年的东
京，尚在等待答案……

让每一份罪恶都暴露在阳光下

我国在东京审判中的起诉之路布满荆棘，艰难程度远
超想象。

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国际检察局代表11个
国家履职，检察长由美国人约瑟夫·季南担任。中国检察团队以
检察官向哲濬（“濬”同“浚”）为核心，还有4位秘书、4位顾问、5位
翻译，共同肩负着为亿万受难同胞追责的重任。

证据是起诉的基石，却也成了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第
一道天堑。团队成员高文彬晚年回忆，面对适用英美法系的
审判，我方准备明显不足：大陆法系为究问制，先假定有罪，
由被告自证清白；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核心，先假定无罪，
控辩双方围绕证据辩论，证据不足则不被采纳。

东京审判的一大特点是辩护机构庞大、律师众多。梅汝
璈在日记中痛心记录向哲濬的状态，“明思兄这几天很感痛
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

这种困境源于双重枷锁，一是时间仓促，二是日本政府
和军部早有预谋，长期实施着严厉的舆论封锁，战败前后更

是大量销毁文档，妄图抹去侵略痕迹。
面对这种局面，向哲濬没有退缩。他一边急电国内各

部门，恳请火速提交证据；另一边，1946年3月，他和秘
书裘劭恒陪同季南、莫罗、萨顿等国际检察局人员来到上
海、重庆等地，在战火初熄的土地上寻访人证、物证。4
月 29 日，检方如期递交了起诉书，对被告提出 55 项罪
状，直指侵略核心。

1946 年 5 月 3 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
席上，法官们面色凝重；台下，四五百名记者、六七百名听
众坐得满满当当。梅汝璈在日记中写下肺腑之言：“我数
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
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
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
该郑重！”

然而，当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逐个询问被告是否认罪
时，这群刽子手竟宣称自己无罪。

对谎言最好的回击就是证据。除了继续调取档案、媒体
报道，证人的出庭也成了关键一环。其中最引世人瞩目、也
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就是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

1932年3月，溥仪在日本操纵下成为“满洲国执政”，沦
为日本人的傀儡。起初，溥仪对出庭作证充满抗拒，生怕作
为战犯受审。在与裘劭恒的沟通中，溥仪逐渐放下了顾虑，
站上证人席控诉日军暴行：他揭露“满洲国”实为关东军掌
控的傀儡政权，板垣征四郎所谓“独立国家”之说纯属谎言；
还痛陈日本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企图不花代价就把满洲
变为日本新国土的阴谋以及在满洲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并销
售鸦片的罪行。

此外，还有多位证人为七七事变、日本的经济掠夺及南
京大屠杀等罪行作证。

审判过程注定曲折。检辩双方对事实争议不断，需
大量证据支撑 ；辩方常以重复证据、冗长发言拖延时
间；翻译精准性的争议更添波折……但这些繁琐和漫
长，从另一个方面也彰显着东京审判对现代法治精神
的贯彻：要让每一份罪恶都暴露在阳光下，让审判经得
起历史的检验。

将侵略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8年 11月 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庭长
韦伯宣读判决。这份判决宣读了整整7天。28名被告中，除
去在庭审期间病故、精神失常的 3人外，东条英机、松井石
根等7人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
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
判至此落下帷幕。

不过，这份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的起草过程也是几
经周折。起初安排统一撰写，但梅汝璈坚持认为，对于日本战
犯的侵华罪行，中国人受害最深、最具发言权。法庭最终采纳
其提议，由他负责判决书中日军侵华部分的起草——他以笔
为刃，写下200多页文字，将侵略者的暴行钉在纸上。

法官团之间也矛盾重重，甚至一度难以调和。分歧主
要集中在刑罚适用，尤其是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来自已
经废除或部分废除死刑的国家的法官，当然不会轻易赞

成适用死刑；没有遭受日本侵略者严重祸害的国家代表也
难下决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法官 11 人，决定被告的刑罚需要
至少 6 票（过半数）。其时，梅汝璈已明显感到，力主死刑困
难重重。表决前一周，梅汝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
位法官磋商，费了无数口舌，终于通过东条英机等 7 名战犯
的死刑判决。

这是彪炳史册的正义宣言——
东京审判在传统国际法基础上，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

反人道罪，发展了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的新概念，为将来惩治
侵略行为树起了一个标杆。判决不但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将发
动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罪魁祸首钉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上，更向未来传达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发动侵略者，必
受历史严惩；践踏文明者，终得付出代价。

这是空前绝后的司法壮举——
818次庭审、419名证人出庭，受理证据达4336件，庭审记

录约 49000页，东京审判规模之大、耗时之长前所未有。它不
仅是人类对战争罪孽的集体追责，也是文明世界用法律武器
捍卫正义的伟大实践。

这是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列强侵略中屡遭屈

辱，大量民众无辜受难，无数先烈血洒战场。正如向哲濬所言：
“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
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东京审判的结果来之不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以
梅汝璈、向哲濬为代表的中国团队以铁骨铮铮的努力，为中华
民族争回了一份应有的荣誉和尊严。

然而，这场审判并未完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时至
今日，东京靖国神社仍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
战犯，亡灵牌位上的罪恶印记，是对历史的公然挑衅。77年来，
日本右翼推翻东京审判的企图从未间断，修改教科书、否认侵
略罪行的行径屡见不鲜。这时刻提醒着我们：捍卫历史真相，
仍是一场持久战。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为
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应运而生。2016年，东京审判文
献数据库正式上线。几年间，上海交大广集社会资源，收录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证据文献》（日文版），采集东京审判相关照片、录音、录像等资
源，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现场、人物照片约 700幅，视
频资料6600多分钟。

今年8月15日，脱胎于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的战争审判
文献数据库正式向全球发布。数据库覆盖美国国家档案馆、日
本国立公文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权威机构所藏档案
文献，将数百卷文本、超亿文字的文献数字化。此外，通过多语
种识别、“庭审时间轴”等功能，数据库还可实现海量文献的高
效整合与智能利用。

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早已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上，不容任
何势力抹杀。当战争的硝烟愈来愈远，那些浸透血泪的记忆更应
该成为全人类的教训：唯有正视历史，才能筑牢和平根基；唯有坚
守真相，才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向着光明前行。

本报记者 马 欣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奠定了侵略战
争为一种国际罪行以及追究侵略战争个人责任
的法理基石。两大审判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法
与正义的里程碑式的探索。东京审判进一步在
文官指挥责任原则和自卫权法理边界的问题上
贡献了丰富的参考案例。不可否认，东京审判
是重塑亚太地区战后文明秩序的关键支点，其
留诸现世的重要遗产包括：

建构亚太地区二战历史的认知框架。东京
审判通过细致审理日本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
等关键事件，首次以国际司法权威的形式将日
本 1928 年至 1945 年的对外扩张定性为侵略行
为。法庭判决书所确立的战争史叙事体系——
包括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对战争的阴谋策划与实
行、南京大屠杀的指挥责任链、巴丹死亡行军

等暴行的系统性特征——构建了战后国际社会
认知亚太地区二战历史的核心法理依据。法庭
所揭露的日军战时暴行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对民
众的隐瞒欺骗手段大大动摇和冲击了普通民众
战时所接受的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教育，
引发了日本社会对如何从“野蛮”走向“文
明”的思考。取而代之的是“侵略战争史观”
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为后续战争记忆的代际
传递锚定了认知坐标。

奠定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法理基础。作
为亚太地区唯一的甲级战犯法庭，法庭通过
追究 28 名 （宣判时 25 名） 日本军政首脑的反
和平罪完成了对军国主义扩张路线的司法否
定。“东京审判史观”成为了日本战后历史认
知的法定框架。尽管日本政府内部一直存在

翻案的声音，但日本官方对外立场始终受此
框架制约。

确立中国作为被侵略国的历史主体地位。
东京审判是中国向世界宣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的重要舞台。作为在战争中受到日本侵略暴行
最深重的国家，中国以受害国和战胜国的双重
身份参加东京审判，凸显了法庭在反对和追究
侵略暴行上的正当性。可以说，正是中国的深
度参与，为东京审判赋予了更多积极和重要的
正面意义。这也是今天我们仍要继续提倡东京
审判法律精神、维护东京审判成果、做好东京审
判研究的原因。

然而，东京审判在作出重要历史贡献的同
时亦留下未竟之业，其缺憾包括：

政治干预司法。美国基于冷战需求包庇日

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一关键人物缺席审判不
仅使得检方提出的被告“共同谋议”概念出现
重大纰漏，更使法官团在日本天皇问题上对判
决发生分歧。

殖民主义罪行未予清算。审判聚焦于日本在
战时对盟国领土的侵略与暴行，却对其在殖民地
的长期系统性压迫——强制同化、奴役劳动、资源
掠夺与文化灭绝，几乎只字未提。殖民统治下的
受害者被排除在法庭的视野之外，显示出审判仍
然延续了传统殖民秩序下的生命价值差等论。

忽视性暴力罪行。尽管法庭在审判南京大
屠杀案等战争罪行时已揭示了日军广泛实施的
强奸暴行，但它们仅被作为“普通战争罪”的
一部分。检方未能对日军在亚太地区大规模、
有组织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予以系统性立
证。法庭对性暴力的忽视不仅使受害者失去了
寻求司法承认的机会，更迟滞了国际社会将性
暴力作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独立定罪的进程。

未被定罪的罪行，在公共记忆与历史教育
中更容易被淡化、扭曲乃至否认。日本右翼阵

营更是将法官的异议作为否定审判的依据，将
异议法官的技术性思考和质疑转化为全盘正当
化侵略史观的工具。

东京审判距今已近 80 年，我们仍然要去
思考和讨论东京审判，去厘清并妥善接收东京
审判的双重遗产：既确立了侵略有罪的法理基
石，也因未究日本天皇责任、忽视殖民地罪行
等缺陷埋下历史争议的种子。回望战后审判的
初心，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是源起于战火废
墟中的反思，是以司法理性终结战争暴力的尝
试，是世人一次探索和平的勇敢实践。这样的
初心不应埋没在对审判的攻击和质疑中。

历史正义的实现有其复杂性——司法程序
可惩处战犯，却无法终结对战争本质的认知分
歧。当下的世界，地区武装冲突有愈演愈烈之
势，我们要做的是，以战后审判为历史镜鉴，
正视东京审判留下的遗产的复杂性，秉承其

“止战维和”的精神，从中汲取智慧与警示，
人类方能在构建法治化、远离战争的世界秩序
之路上行稳致远。

东京审判的双重遗产：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 赵玉蕙

（本版图片由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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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948年 11月

收藏地 美国国家档案馆清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时 间

收藏地

1946年 8月

美国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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